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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與異人 

―六朝志怪裡的異族╱質書寫 

祁立峰 

摘 要 

近來學界重新關注所謂「華夷之辨」與「華夷風」，關注這樣看似嚴

明的「華夷之辨」，實則卻有「華夷之變」的交混可能性。本文由此議題

出發，將視野關注到六朝志怪裡的異質書寫，主要聚焦於異族、異人與異

域的書寫，卻又不僅只是整理羅列相關的文本，而是希望觀察其「異」之

不同層次與內在邏輯。在本文章節安排上，先談異族、異人的氣質、身體

感之書寫，以及其後象徵的賤斥與污名；再談異域書寫與異質空間相對於

正常的、一般性空間之差異。由於志怪叢殘小語之特性，篇幅不長，加上

語不甚深，故事清暢簡易，故本文希望透過當代重要的社會學與哲學理

論―如賤斥、污名或異質空間等相關論述，賦予這些志怪文本更具當代

性的觀點與意義。而在本文之推論邏輯上，希望不僅聚焦於胡漢／華夷這

樣的分界，也能開展出異族之差異性，如蠻夷、吳人、南人等不同層次主

體所定義的異族，這也呼應了所謂辨與變、內與外的邊界流動。「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然而如何劃分異己，如何區辨主體之部分成為異體，或

又將異體收編為主體的一部分，這是本文所嘗試釐清的關鍵。∗∗∗ 

關鍵詞：六朝志怪、異族、賤斥、污名、異質空間 

 
 2025/07/12 收稿，2025/09/03 審查通過，2025/09/09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 113 年度國科會計畫「異時、異史、異空間―中古時期文學的異質書寫」（計畫

編號：NSTC 113-2410-H-003-137-）之部分成果，感謝兩位審查人寶貴意見，特此誌謝。 
∗∗ 祁立峰現職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DOI:10.30407/BDCL.202606_(45).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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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Lands and Foreign Other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xotic and the Other  

in Six Dynasties Zhiguai 

Chi Li-feng 

Abstract 

Recent scholarship has revisited the so-called distinction between Hua and 
Yi (hua–yi zhi bian) and the ethos of Hua–Yi differentiation, noting that beneath 
this seemingly rigid boundary lies the potential for transformation and intermixture 
(hua–yi zhi bian as change). Taking this issu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article turns to representations of alterity in Six Dynasties zhiguai narratives. It 
focus on depictions of foreign peoples, foreign individuals, and foreign lands, 
moving beyond mere textual compilation to examine the multiple layers and 
internal logic of “otherness.” * 

The discussion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It first analyzes portrayal of 
temperament and corporeality attributed to foreign peoples and individuals, 
along with the symbolic mechanisms of abjection and stigmatization they entail. 
It then considers representations of foreign lands and heterotopic spaces in 
contrast to normative, ordinary spatial orders. Given the fragmentary, concise, 
and stylistically accessible nature of zhiguai anecdotes, this study employs key 
concepts from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such as abjection, 
stigma, and heterotopia―to reinterpret these texts from a moder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rticle seeks not only to address binary 
divisions such as Hu and Han or Hua and Yi, but also to foreground internal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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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ons among “foreign” groups―such as Man, Yi, Wu, and Southerners―
constructed at various levels of subjectivity. This approach underscores the 
fluidity of boundaries between distin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terior and exterior. 
While the dictum “those not of our kind must differ in mind” posits a clear 
demarcation, the processes by which alterity defined, by which parts of the self 
are rendered other, or by which the other is assimilated into the self, constitute 
the central problematic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Keywords: Six Dynasty zhiguai, foreign peoples, abjection, stigma, heteroto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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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正常與異常 

漢語的「異」有多重意涵―既可作差異的、特殊的意思；也作動詞

用，以表達驚訝、賞愛或難以接受等全然相反的情緒。在中古時期「異

域」或「異族」或許指涉比較明確，指的是與中國、漢人、正統、正朔相

對的他者。至於「異人」則有幾個不同脈絡與派生，有從《莊子》裡所謂

「畸於人而侔於天」的畸人而來的語境，1也有從異族、異域延伸而來的

異國、異地之人，2另外則是志怪裡最常見的異能、超自然等人士，也可

稱為異人。 
而討論到「異族」此一概念背後牽涉的華夷之辨，也是近年來頗受關

注的學術議題。王德威提出「華夷風」（sinophone），談到主體與他者之

間關係交混的可能性：「『夷』意味他者、外人、異己、異族、異國，既

存於中國本土之外，也存於在中國本土之內。」3「中央與邊緣，我者與

他者，正統與異端不再是僵化定義，而有了互為主從，雜糅交錯的可

能。」4我們知道「夷」字本意指東方之人，在造字之初未必有貶抑，至

於「蠻」或「狄」這樣的字形與動物偏旁，歧視之意望而可知。李惠儀則

提到，中文裡並沒有如英文「barbarian」或歐洲語言同源詞，來指稱概括

性的異族：「蠻、夷、戎、狄等稱謂可以是具體專指，亦可以是類別泛

稱，但是中文沒有一個字或詞涵蓋所有外族，同時貫徹始終地包羅『外

來』與『野蠻』的語意。」5李氏用了幾段我們相當熟悉的文獻，如楚王

熊渠立其子為王，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6以及《周禮•職

方氏》的敘述： 

 
1 〔清〕王先謙：《莊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66。關於異人與畸人

的論題，筆者參酌了楊儒賓：〈王學學者的「異人」經驗與智慧老人原型〉，《清華中

文學報》第 1 期（2007 年 9 月），頁 171-210。 
2 在現今的日語裡「異人」仍保留古典漢語用法以稱外國人，如大使館即稱為「異人

館」。 
3 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角〉，《中國現代文學》第 34 期（2018 年

12 月），頁 18。 
4 王德威：〈華夷風土論〉，《中國現代文學》第 40 期（2021 年 12 月），頁 5。 
5 李惠儀：〈華夷之辨、華夷之辯：從《左傳》談起〉，《嶺南學報》第 13 輯（2020 年

12 月），頁 20。 
6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

記‧楚世家》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9 年），卷 40，頁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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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

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7 

這樣的蠻夷戎狄進入九州中國之時空觀，是華夷之辨的基礎。《史記》有

了一段寫大禹畫界天下九州的敘述，介於歷史與神話的想像共同體：

「（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

矩，載四時，以開九州。」8「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

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9而延續這樣九州的體制化，創造出了

如九鼎這般國家神話代名詞，10如《左傳•宣公三年》裡知名的故事，楚

王問九鼎之輕重，王孫滿答曰：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

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

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11 

這一整段收編異域，透過體國經野以刻畫百科全書式的世界觀，後來被挪

用到如張華的《博物志》或干寶的《搜神記》之中。《博物志》從女媧補

天寫起，天地山水，五方人民―「東方少陽，日月所出」，12則「其人

 
7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

附校勘記》第 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頁 498。 
8 〔漢〕司馬遷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

記‧夏本紀》第 1 冊，卷 2，頁 51。 
9 同上註。 
10 「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漢〕司馬遷

著，〔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孝武本紀》

第 1 冊，卷 12，頁 465。 
11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收於〔清〕阮元校勘：《十

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 7 冊，頁 367。 
12 關於六朝志怪之文本，本文主要引用自魯迅輯校：《古小說鉤沉》（香港：新藝出版

社，1967 年）與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9 年）這兩部輯本，雖文中引用的幾部志怪有單行本，但此處為求統一，故皆

引自兩輯本，僅於行文中或引文後標示原典書名，不另於註腳說明。另外須補充說明的

是，本文所謂之「六朝志怪」，其範疇參酌了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

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頁 63，
「資料範圍」，包括《博物志》、《搜神記》、《搜神後記》、《異苑》、《述異

記》、《續齊諧記》、《拾遺記》等單行本，以及《古小說鉤沉》所輯之《幽明錄》、

《宣驗記》、《列異記》、《冥祥記》等書之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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佼好」；西方少陰，「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又如「地常動不止，譬

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七戎六蠻，九夷八狄，經總而言之，謂

之四海」；13而干寶《搜神記》則從氣化五行陰陽論談世界的邊緣與中

心―「天有五氣，萬物化成，木清則仁，火清則禮，金清則義，水清則

智，土清則思」，然而若五行駁雜混濁，如「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

則暴」等等，14就會造成民之上下有所分別，是以： 

中土多聖人，和氣所交也。絕域多怪物，異氣所產也。苟稟此

氣，必有此形；苟有此形，必生此性。故食穀者智慧而文，食

草者多力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憨而悍，食土者無

心而不息，食氣者神明而長壽，不食者不死而神。（《搜神

記》）15 

這整套的空間地理論與世界觀建構，很像王德威引用張愛玲書信裡那句矛

盾的形容：「把我包括在外。」16四海之內有夷狄戎蠻，四海之外東西南

北之人種物產各有殊異，都既在同一個世界輿圖裡，卻又明顯有我與他，

主與從，正常與異常，主體與他者之區辨和差異。 
關於六朝志怪的異族、17異產、異氣相關的論述，過去成果頗豐。學

者有從常異、聖俗的對立與反思切入，也有從地誌書寫之文化意蘊進行觀

察。另外有學者注意到如「化胡」這樣獨特的身體變異與華夷胡漢之辨之

關聯。也有針對中古時期的異國與文化交流等面向來談。18然而與本文最

 
13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88。 
14 同上註，頁 369。 
15 同上註。 
16 這句話是出自張愛玲一封回覆邀約的信件，但用了一個反常的語法「將我包括在外」，

相關討論請參酌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角〉，頁 18，註腳 77。 
17 要說明此處所謂「異人」聚焦於異域人士而非常用之奇人異士之異。關於「異族」的定

義，筆者基本依據劉苑如之論：「『異族』一詞，至少包含兩層涵義：一為指稱不同的

種族（race）；一為指稱相對於我類的族群（ethnic groups）。所謂種族，也即是在類

（species）的分屬上，由於遺傳學上的某種差異，形成地理上分隔的族群。」劉苑如：

〈從鮮卑敘記看南朝志怪中異族想像與時代感覺〉，《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0 期

（2002 年 3 月），頁 228。 
18 以上論述分別指黃東陽：〈《異苑》中常／異文化論述下的生命體察與解讀〉，《興大

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4 年 12 月），頁 33-60；林淑貞：〈地景臨現―六朝志怪「地

誌書寫」範式與文化意蘊〉，《政大中文學報》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59-193；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化胡」故事研究〉，《東華漢學》第 1 期（200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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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且受其影響者為劉苑如論南朝志怪的異族想像與當時週邊多極化國

家的時代感覺結構一論。誠如劉氏敏銳關注到的問題意識： 

在魏晉南北朝的朝代興廢中，「異族」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無論他們是否成為志怪書中故事表層的主要人物，透過異域、

異產、異俗、異徵……所形成的異族想像，一方面豐富了志怪

的題材，另一方面更深沈地透露出當時人對於時代的感受。19 

筆者一方面基於此論述，從異與常對六朝志怪題材多元多樣性切入，但一

方面又希望透過當代對異，對華╱夷、對正常╱異質，主體╱他者等相關

理論觀點切入，重新思考志怪文學的「異質性」。其後劉苑如研究團隊透

過正史諸夷傳裡關於風俗、物產之描寫，建構華夏正統與週邊國家在記載

與排除下的世界觀。20而如田曉菲亦論及志怪與南北政權、北方殖民南遷

焦慮與錯亂的心態，田氏特別聚焦於《幽明錄》這樣的作品，呈現了「定

居者殖民者與南方之間不安的互動」，「許多靈異故事中的主角是北方

人，他們作為『寄人國土』者的迷失感清晰可辨」，21這些珠玉在前之研

究成果，都對筆者頗有啟發，故本文以中古時期的志怪文本為討論範疇，

而聚焦於異人與異域這兩類主題，挑選其中有代表性之文體，希望能對此

議題有更為當代與深入的思考與探索。 

二、賤斥：異人及其異事 

（一）異族與身體 

關於中古時期異族、異人等分類與分佈等問題，歷史學界向來有所關

注，陳寅恪曾談到當時胡人族群組成複雜，主要依據血統關係和地域關係

 

頁 45-59；蘇俞帆：《六朝志怪的異國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

士論文，2014 年）。以上著作筆者皆有所參酌，於此作一回顧說明。 
19 劉苑如：〈從鮮卑敘記看南朝志怪中異族想像與時代感覺〉，頁 4。 
20 劉苑如、陳雅琳、羅珮瑄：〈有無之間：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風俗與物力的遠讀與細

讀〉，《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1 卷第 3 期（2021 年 9 月），頁 47-49。 
21 Tian Xiaofei, “Migration, Identity, and Colonial Fantasies in a Fifth-Century Story Colle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0.1, 2021, p. 114. 本文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

辦：「移動：交會於五世紀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19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專題演講之中文題目為〈幽明之間：一部公元五世紀志怪故事集中的移民、身分，

以及殖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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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變化，而以地理分布來說，主要根據其居住地來判斷，當一個種族在某

地居住過，此後成為某族之人。22萬繩楠也提到如北方的狀況，曹操時將

入塞匈奴分為五部，《晉書•四夷傳》稱「北狄以部落為類」，入居塞

者，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至於南方蠻族，《宋

書•荊雍州蠻傳》把荊、雍二州之蠻統括為「槃瓠之後也，分見種落，布

在諸郡縣」，然傳中提到的五溪蠻、天門蠻、貴陽蠻等，實則再可細分為

板楯蠻、稟君蠻、槃瓠蠻三類。23 
提到「槃瓠蠻」，嫻熟志怪之論者很容易聯想到《搜神記》裡高辛氏

之槃瓠犬殺敵立功的故事。不過要談中土漢族對於邊地少數民族之認同或

歧視，此處先提出關於分類與歧視理論裡，最常被徵引的法國符號學家、

女性主義論者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之「賤斥」論述： 

卑賤體（abject）24並不是自主體由內向外投射，而是與我面面

相覷，可以被我命名或想像的對立客體（ob-jet）……卑賤體既

然作為一個已遭徹底逐出的墮落物，卻把我引到像一個意義崩

解的所在。於是，某個與超我（sur-moi）這位主人混容的「自

我」（moi），便硬是把這個部分趕出去。25 

需要說明之處是，「abject」本身是形容詞，但克氏賦予與其新概念，將

之與另外幾個詞作了對照與比附―「subject」（主體）、「object」
（客體）。加上法文原文之「我」有時指主體，有時指精神分析之本我

（moi），有時則是被主體排除之後的辯證「我」，如以下此段：「對於

這個作為父母慾望符號的成分，我（je）不想要、不想知道、不想吸收，

所以『我』把他排除出去。然而『我』並不是一個他者，所以在我驅逐

『我』、唾棄『我』、嘔出『我』的行動中。『我』同時企圖將『我』安

置。」26所以簡而言之，克氏所謂「賤斥」並不是單純的排除差異，而是

 
22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 年），頁 107-110。 
23 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臺北：雲龍出版社，1994 年），頁 121、371。 
24 由於此譯本較久遠，加上「賤斥」、「卑賤體」等譯名交纏，今按劉紀蕙導讀的譯法，

後文直接寫成「賤斥」（形容詞）與「賤斥體」（名詞）。見劉紀蕙：〈文化主體的

「賤斥」〉，收於〔法〕克莉絲蒂娃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臺北：桂冠圖

書，2003 年），頁 xi-xxxiv。 
25 〔法〕克莉絲蒂娃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3。 
26 同上註，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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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體內在分裂出異體，又或是強調異體之不內不外，不上不下之邊界性

存在。如克莉絲蒂娃所拆解字根提到的：「ab」是遺棄，「jet」是排除，

基於這樣的語意學、符號學與精神分析等不同的背景知識與脈絡，克莉絲

蒂娃創造了「賤斥」（abjection）這樣一個理論概念，用以指稱「驅逐異

己的暴力」；「像是剷去雙目所及的不潔之物，其激烈就像是要剜除雙目

一般」；「嘔吐出不屬於自身系統的異質殘渣，執行體制中的清理淨化，

甚至集體屠殺異己者」。27 
上個世紀西方的文化研究學者，面對種族、階級、身分、身體，以及

其後衍生而來的歧視、仇恨、分類，提出各種反思與辯證性理論。除了克

莉絲蒂娃賤斥基於女性、異類、差異性族群的暴力性之外，美國社會學者

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污名》一書中同樣處理到這樣的邊緣人、

被分類、被歧視者的認同感，有這樣的觀察―「『類別』（category）
這個詞非常抽象，可應用在任何群集，在此是只有特定污名的人。大部分

落入既定污名類別的人，可能會以『團體』或同義詞。對於那些不在類別

裡的人，也可能會同樣以團體詞彙來稱呼他們。然而在這樣的案例中，所

有成員經常不是最嚴格意義下的團體的一部分；他們沒有能力從事集體行

動，也沒有穩定與受支持的共同互動模式。」28於是實際上未必有連結、

有集體性的族群被污名化，成為賤斥之標誌。在《搜神記》裡的槃瓠故

事，就頗能呈現在華夷論述裡的賤斥群體： 

高辛氏有老婦人居於王宮，得耳疾歷時。醫為挑治，出頂蟲，

大如繭。婦人去後，置以瓠蘺，覆之以盤。俄爾頂蟲乃化為

犬，其文五色，因名「盤瓠」，遂畜之。時戎吳強盛，數侵邊

境，遣將征討，不能擒勝。乃募天下有能得戎吳將軍首者，購

金千斤，封邑萬戶，又賜以少女。後盤瓠銜得一頭，將造王

闕。…… 

 
27 劉紀蕙：〈文化主體的「賤斥」〉，頁 xxii。克莉絲蒂娃談異己與賤斥理論來自於女性

主義思維，亦即是女性在父權壓迫成為第二性，成為主體之異己，然實則又是同樣身體

之一部分。所以反過來，我們既可以將身體之物排除，亦經常將異物包括在其內，在本

文處理的脈絡中，所謂的異族與主體，胡與漢、華與夷，實則基於此「包括」與「排

除」的理論進行思考。 
28 〔美〕高夫曼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臺北：群學出版社，

2010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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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盤瓠之子孫）衣服褊褳，言語侏 ，飲食蹲踞，好山惡

都。王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號曰「蠻夷」。蠻夷者，外癡

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於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

賈販，無關繻符傳、租稅之賦；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

皮，取其遊食於水。今即梁、漢、巴、蜀、武陵、長沙、廬江

郡夷是也。用糝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盤瓠，其俗至今。

（《搜神記》）29 

《搜神記》依據其一貫的陰陽氣化論，將秉氣之正與得氣之偏的中土與異

域觀，延續到了此處的「蠻夷」定義。在原文脈絡的設定裡，盤瓠斬殺戎

吳將軍得其首級，「蓋經三年，產六男六女。盤瓠死後，自相配偶，因為

夫婦」，30這樣開闢創世神話般的設定，成了荊蠻地帶原住民的傳說起

源。而在「衣服褊褳，言語侏𠌯，飲食蹲踞，好山惡都」一連串歧視性、

差異化的形容之後，得到「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其受異氣於天

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的結論。大寫的主體（subject）於是得以透過另外

一種律令的施行與運作，進而去強化、再造並再顯題化這個蠻夷族群的差

異化。我們都很熟悉《左傳》裡那句老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31

在這則志怪的脈絡裡，異族則被複寫成從先祖、起源，到風俗、習慣、語

言、生活場域，以至於律令皆迥然不同的他者。 
我們知道所謂南方之蠻夷，在中古時期已然進入南朝之統治版圖，因

此蠻夷的區辨與收編，成為了二位一體的過程。應該說所謂歧視、污名與

分類的本質，正是來自於權力無所不包的收編。如此的分類學自然是隱含

歧視的、或可說是不進步的，但同時建構了一套定義清晰、異己有別、卻

又邊界模糊且流動的華夷之觀與華夷之辨。除了服裝、習俗、語言、居住

場域等等之外，要確認族群之異、起源之異、創世神話之異，更明確的就

是現在的體貌與特徵。於是身體觀的描述、聯想與超自然經驗，成為了志

 
29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382。 
30 同上註。 
31 《左傳‧成公四年》：「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

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

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晉〕杜預注，〔唐〕

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頁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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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文本之一。其後舉兩個例證，首先是同樣出自於干寶《搜神記》的天竺

賣藝胡人的魔術表演： 

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復

續，吐火。所在人士聚觀。將斷時，先以舌吐示賓客，然後刀

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

在，既而還取含續之。坐有頃，坐人見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

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合執一頭，對翦中斷之；已而取兩

斷合視，絹布還連續，無異故體。時人多疑以為幻，陰乃試

之，真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片，與黍餹合

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炊，則火

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共視之，見其燒爇了

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搜神記》）32 

在《搜神記》裡這位來自於天竺的異能術士，看似只是一般的魔術表演。

但在這場截斷舌頭、截斷絹布的表演裡，原文以「無異故體」作為形容。

所謂的魔術、異能技術，當然是一場幻覺、是障眼法―「時人多疑以為

幻」，但在天竺術士的表演裡，這場魔術秀始終擺盪在故體與異體的置換

裡。截斷的絹布，截斷的舌頭，以及放在術士吐出火焰裡燒成灰燼的「書

紙及繩縷之屬」。他們或許在投入火裡之前就被代換了，又或者隱藏了另

一份複本。表演到最後，壓軸的驚奇在於它們完好如初，「無異」於故

體。天竺術士是一個雙關的異人―既是外國人，也是異能人。他的表演

也是好幾個層次的連類譬喻。先是舌頭的斷續，讓觀者誤以為天竺胡人

「不知其實斷否」，或是能快速生長。其後再是絹布這個普遍之物的斷續

演出。在異人異術的演繹裡，胡人的身體與物質型態呈現了又一次斷續而

無故的障眼法。另一則收錄於《幽明錄》裡―士人某甲置換胡人康乙的

雙腳，則是另外一種胡人身體斷續的演繹： 

晉元帝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見人將上天詣司命，

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不應枉，召主者發遣令還。甲尤腳

痛，不能行，無緣得歸，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甲若卒以

腳痛不能歸，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

 
32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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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久，曰：「適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門外，此人當遂死，其

腳甚健，易之，彼此無損。」主者承敕出，將易之；胡形體甚

醜，腳殊可惡，甲終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長決留此

耳？」不獲己，遂聽之。主者令二人竝閉目，倏忽，二人腳已

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復生。具為家人說，發視果是胡腳，

叢毛連結，且胡臭。甲本士，愛翫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

見，雖獲更活，每惆悵殆欲如死。旁人見識此胡者，死猶未

殯，家近在茄子浦，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

斂，對之泣。胡兒竝有至性，每節朔，兒竝悲思，馳往抱甲腳

號咷；忽行路想遇便攀援啼哭。為此每出入時，恆令人守門，

以防胡子。終身憎穢，未嘗悞視；雖三伏盛暑，必復重衣，無

暫露也。（《幽明錄》）33 

《幽明錄》裡這個「置換胡腳」的故事，是相當知名的志怪代表作品，過

去也早有學者的珠玉之論。在故事裡，士族某甲嫉惡自己這個安裝嫁接

的、無以置放的胡腳；胡兒視腳如父的一連串設定，看似滑稽荒誕，但卻

頗能呼應賤斥理論裡，排異身體之一部分的行動與表現。過去學者談到這

篇志怪，有將之放在地獄遊冥的脈絡：「此種發生於幽明兩界之間的神異

傳聞，當世之人對於其事之心態，實宛若許多專為『宣佛』目的而作之

『地獄遊歷』故事一般，其間仍有許多後人無法詳釋其義之認知盲點。」34

亦有將之放在「混種的身體與身分認同的盜竊」（hybrid body and identity 
theft）來詮釋。35然而若我們回到前面徵引過的克莉絲蒂娃式的賤斥、恐

怖與暴力，這故事卻又能讀出一層新意來。克氏談主體或身體排除異己的

過程時，提到了內裡╱外在的界線： 

身體內在將對內裡╱外在（dedans╱dehors）邊界的崩解帶來彌

補，仿佛作為脆弱容器的皮膚，無法再確保「屬己性」（propre）
的完整，卻因被剝除或變透明、因隱形或緊繃，而在面對內容

 
33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704。 
34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化胡」故事研究〉，頁 51。 
35 關於胡腳此一個故事，田曉菲提到：「胡人子女體現了漢儒家傳統所珍視的孝道美德；

然而，胡人腳的物理性―諷刺的是，這正是用於移動和跨越界限的身體部位―成了

族群差異和疏離的場所。」中文為筆者自譯，原文見 Tian Xiaofei, “Migration, Identity, 
and Colonial Fantasies in a Fifth-Century Story Collection,”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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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排泄時，退下陣來。因此，尿液、血液、精液和糞便的出

現，繼而在主體失去其「屬己性」時，令他感到安心，這來自

於體內液體流動所造成的卑賤感受，突然變成性慾望的唯一

「客體」―這個十足的「賤斥體」。36 

從醫學來說，身體內裡的體液、排泄物都是主體之一部分，但卻又是得透

過賤斥予以排除的；但反過來說，身體又能包含許多異物，如心導管、鈦

合金支架等等。如果以王德威談華夷風所謂「包括在外」之反語來作陳

述，這種排異可稱之為「排除在內」。然而克莉絲蒂娃的理論將這些介於

主體與他者界線的游移之物認知為「壞客體」，將這與對母性的排拒與慾

望，閹割恐懼等精神分析論述作了連結。更簡單來說，遊冥經歷之後，士

人甲的胡腳來自於胡人乙的胡體，而這是他難以控制、不願意接受而將

之視為賤斥的一部分軀體。胡腳的茂盛毛髮與胡臭都指向了其異質性。

如果放到前面提到的盤瓠的故事脈絡裡，士人置換過的身體以及這雙象

徵異質性的胡腳，或許會擁有不同的習癖，或以不同的律法來規制它也未

可知。 
然而故事轉折在於士人甲真正的身體置換到了胡人乙的屍體之上，於

是「甲親往視胡尸，果見其腳著胡體，正當殯斂，對之泣」。這引發難以

想像的後續，即「胡兒竝有至性，每節朔，兒竝悲思，馳往抱甲腳號

咷」。如果用本文下一節所徵引《洛陽伽藍記》裡「吳人之鬼」的例證，

那麼甲的這雙胡腳等於成了乙的幽靈。這也像是另類的「黑皮膚白面具」

的展示：37漢人有了胡腳，於是胡子與之有了血統、身世與基因上的傳承

與連結。或許在志怪的謄錄裡，這只是一齣滑稽劇場的異聞，然而胡兒如

此這般的行動，對所謂「血濃於水」背後一整套的身體觀、血脈觀、家族

史，甚至整個國族的世界觀，都有了鬆動之可能。與此概念類似的，還有

一則賈弼之夢到胡人要求換頭的故事，38這也延續成為爾後《聊齋志異•

 
36 〔法〕克莉絲蒂娃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 68。 
37 「黑皮膚白面具」是法國後殖民學者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的重要理論，指的

是非洲裔國家即便獨立自決，離開西方國家殖民後，新任的政權仍然以西方思維思考，

筆者參酌但並未徵引，於此說明。〔法〕法農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臺

北：心靈工坊文化，2007 年）。 
38 賈弼之此條事見《太平廣記》，後註引自《西明雜論》，一說《幽明錄》，亦可見此志

怪之叢殘與出處的混淆。〔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 6 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1 年），卷 276，頁 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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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判》裡的換心換頭之實驗，然而就像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悖

論，胡腳置換過後，胡子將腳視之為亡父，若胡頭，胡心，胡面皆置換之

後，這位士人某甲還能算是原本的漢族嗎？這其間自然有華夏士族對於混

種、殖民的心態與想像，但筆者以為更重要的是其後權力的凝視與典章制

度的重新安頓。當胡子視腳為父之時，當賈弼之的面容被置換卻還能執筆

寫作時，39他們身體的部分「異物」反過來成為大寫父法（Father Law）

象徵的一部分。這種身分、血統、認同的模糊不清與岌岌可危，不斷在詰

問異與正常的邊界。關於漢胡的界線或許一目而能分，但比較特別的是分

明收納於版圖之內，卻又在版圖之中有其界線的蠻人、吳人這樣的族群。 

（二）蠻人與吳人 

中古時期還有一相當顯題化的時代背景，即所謂的多元多軸極的國家

政權並立。40由於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橫跨約五百年，若要再細分年代，如

成書於西晉的《博物志》、《搜神記》、劉宋的《幽明錄》、齊梁《述異

記》等等，在對異族的思考又有其差異。兩晉時北方士族與南方貴族的交

流，宋齊時江南王朝與北魏的國際關係，都不斷衝擊異族╱我族、外╱內

的界線。面對這樣的政治社會局勢，我們也看到許多異己與我族認同的例

證―譬如江南稱北魏「魏虜」；北魏在長安建四夷館；41或《魏書》將

南方政權歸之入島夷傳等等。在《述異記》裡有一條關於蠻婦與其子精怪

化的故事，是這樣說的： 

 
39 賈弼之故事最後，賈弼之換上了胡人頭，開始雙手並用，「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

俱書。辭意皆美」。《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裡的版本更複雜，賈弼之換頭之後，

「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異男子？』……後能半面啼，半面笑，兩足、

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原本的兩手各執一筆，

一方面是族群混種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兩種習態與律令，最後被華夏正統的漢族收編

（辭意皆美）的過程。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 6 冊，卷 276，頁 2852；王

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718。 
40 關於「多極化時代」與「多極政權」的課題，指的是「數個國家為增強各自的實力而相

互競爭的國際環境」，關於此概念筆者主要參酌〔加〕王貞平著，賈永會譯：《多極亞

洲中的唐朝》（上海：上海文化，2020 年），頁 2。 
41 「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

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

後，賜宅歸正里。……正光四年中，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來降，處金陵館，為築宅歸正

里，正德捨宅為歸正寺」〔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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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季隨有節 ，膂力絕人。宋元嘉中，得疾晝臥，有白氣如

雲，出於室內，高五尺許，有頃化為雄鷄，飛集別牀。季隨斫

之，應手有聲，形即滅，地血滂沱。仍聞蠻嫗哭聲，但呼阿

子，自遠而來，徑至血處。季隨復斫，有物類猴，走出戶外，

瞋目顧視季隨，忽然不見。至晡，有二青衣小兒，直從門入，

唱云：「庾季隨殺官！」俄而有百餘人，或黑衣、或朱衣、達

屋，齊喚云：「庾季隨殺官！」季隨揮刀大呼，鬼皆走出滅

形。（《述異記》）42 

謝明勳在論《異苑》裡「胡道洽」條，曾注意到其「以狐寓胡」的貶低與

歧視―「其事雖然是以『猜疑不定』的口吻，及『以胡喻狐』之『同

音』概念，暗指其人可能的真正身分，然此一『別有所指』的做法，當只

是文人學士採用的一種文學『貶抑』手法罷了。」43而在庾季隨的這個故

事裡，蠻婦之子先化為雄雞，再化為類猴之動物。這種變形與邏輯，是志

怪裡常見的物類，像《搜神記》裡的安陽亭三怪，分別為雄雞、老蝎與母

豬。44如果說夷狄之狄，荊蠻之蠻原本就是從原始性、動物性與貶抑性所

造成的字詞，像前述理論提到的「賤斥體」，那麼此處從荊蠻婦嫗與其

所產的雄雞、猿猴之崽，再到了百餘個黑衣朱衣之人形（可能是產卵的

連類），也是同樣的貶低與歧視。《靈鬼志》還有另一個蠻兵輒言吉凶的

故事： 

平國蠻兵，義熙初隨眾來姑熟，便有鬼附之；聲呦呦細長，或

在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若占吉凶，輒先索琵琶，隨彈而

言。於時郗倚為府長史，問：「當遷官？」云：「不久持節

也。」尋為南蠻校尉。予為國郎中，親領此土，荊州俗語云：

「是老鼠所作，名曰鬼矦。」（《靈鬼志》）45 

 
42 魯迅輯校：《古小說鉤沉》，頁 178。 
43 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化胡」故事研究〉，頁 64。 
44 干寶《搜神記》：「（安陽亭書生）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蠍，大如琵琶，毒長數

尺。西舍得老雄鷄父，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毒遂靜，永無災橫。」引自王根林

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423。 
45 同上註，頁 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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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之「鬼侯」與「老鼠成精怪」是同時發生的，從「聲呦呦細長，或在

簷宇之際，或在庭樹上」都在暗示這蠻兵被鼠精附身的可能性。六朝志怪

裡「鬼」這個形容是一個定義模糊而游移的概念，過去學者如林富士將之

用「人外」（extra-human）來比附這些魑魅精怪： 

純粹就精魅的觀念來看，六朝人對於「人外」（extra-human）
的世界顯得比前人更加恐懼，對於自己的感官經驗和所及的世

界也更欠缺自信。他們害怕一切陌生的、遙遠的異域、異物和

異類，也懷疑所有熟悉的、周遭的人和物。換句話說，在六朝

人的心靈中，任何生物和無生物都可能變成精魅，任何人都可

能是精魅的化身。……這種變化，或許可以稱之為精魅或凶惡

的「人間化」或日常生活化。46 

然而家常慣見之物的精怪化，與異族異種的鬼魅形容，或許仍是來自於不

同的想像與心態。人外既是非人，卻又存在於人類之中。這也另一個具有

辯證性的課題：精怪魑魅兇惡的日常化，正在於魑魅與正常人的差異與了

無差異。精神分析有所謂詭譎感與恐怖谷（uncanny valley）理論，47亦即

是，那些與人類全然不同的怪物讓我們感到恐懼；但那些與人類幾乎無異

的異物卻讓我們感到詭譎（uncanny）。在前述蠻嫗與蠻兵的故事裡，我

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動物化的荊蠻空間。胡族是異種，人種、習俗、律法到

基因都顯然有別；夷狄是逐漸入侵、亂華於中原；然而荊蠻已併入中國，

既收編中國版圖之中，卻有異於中原正朔之外。其粗鄙野蠻、未開發未文

明的習態，有待文明之凝視與除魅，卻又與我們密切作息，於是異族在文

學想像裡，就會以動物性、精怪性的形容出現了，而這樣的精怪又時時與

人有著詭譎的相似性。 

 
46 林富士：〈人間之魅―漢唐之間「精魅」故事析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第 78 本第 1 分（2007 年 3 月），頁 146。 
47 「恐怖谷」指的是當熟悉之物通過一臨界線之後，就會感到「帶著熟悉感的恐怖」。如

今一般用來談 AI 以及機器人最常見：我們會不斷將機器人模擬真人，但當相似性超過

谷峰之後，人類就會恐懼而不願意「機器人那麼像人」。本文所談之「異族」當然是來

自於差異之恐怖，但在華夷交混的時代，胡人、蠻人既是日常生活慣見，那麼也是有可

能發生所謂恐怖谷之心理徵狀。關於恐怖谷與 AI、機器人等討論較新，此處徵引自網

路文獻，謝德儀：〈激似人類的機器人，為何笑得你心底發寒？火紅半世紀的「恐怖谷

理論」〉，《泛科學》，參見：https://pansci.asia/archives/190256，瀏覽日期：2026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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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明的光譜，或所謂除魅、賦魅的過程階段性來說，從中原，到江

南，到荊蠻、夷狄，再到更遙遠有距離的胡人異族，這有如一漸層的調色

盤顏料或光譜。因而就算是荊楚吳人，即便去中原為遠，但風俗有異，也

就在某些形容裡可能成為異族，譬如以下這兩則文獻： 

瀛洲在東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去西岸七十萬

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

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

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海內十洲記》）48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巂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

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

奮翅搖頭。時人以為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

人語訛，呼背明為背亡鳥。國中以為大妖，不及百年，當有喪

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煙火。果如斯言。後此鳥不

知所在。（《拾遺記》）49 

在《海內十洲記》對瀛洲的想像裡，它已經距離會稽七十萬里了，但風俗

仍似吳人，這當然未必是歧視，反過來說也可以說對江南風俗的某種仙境

仙鄉的想像，但仙家╱吳人╱中國有了明確的對照與界線，這頗有公羊學

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的同心圓邏輯。所謂的族群與

文明看似有明確界線，卻又可以調整大小涵蓋面，如海外華人、華僑，或

如美籍亞裔這樣的概括性形容。至於《拾遺記》一條，說的是一種吳語的

發音訛誤，所招致的讖言與災異。這不等於風俗、風土與距離中原之位置

所產生的內外之別，但同樣隱含某種對非中原正統的貶低與語音口舌之訕

笑。這也讓我們想到《洛陽伽藍記》裡，元慎對陳慶之的戲謔袪魅儀式

時，所口占的一段仿祭祀韻文：「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

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50風俗，服裝，

語言的發音或相較於「正統」中原音韻的偏差與訛誤，創造出了一種精魅

鬼怪或幽靈，這是元慎所謂的「吳人之鬼」。然而在異內外的世界觀建構

裡，吳人之鬼已經是偏差程度最微小的一種鬼怪了。荊蠻、華夏、胡漢，

 
48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65。 
49 同上註，頁 546。 
50 事見〔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頁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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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帶出了異類的想像，而這些異類與禽獸，與精魅，與鬼神的差異和邊

界又是如此的模糊。在下一節中，我們從當代空間理論裡的正常與異質性

出發，談異域如何被建構以及其後的權力運作。 

三、異質空間：異域書寫 

（一）異域裡的異產 

當代新歷史主義學者或人文地理學者，大概都注意到了空間與權力的

密切關聯。然而在中古時期的政治、社會與思想背景下，前文所提到的文

明程度、蒙昧與否自然是異域與異族的分類方式，但又不僅於此。包括政

治性的宣傳、宗教性的宣驗，都是本文所謂異域異質書寫與其後權力的指

涉。是故在本節中，我們可以來觀察地理上、或曰物理上的明確「異

域」，譬如張華《博物志》開篇「外國」、「異人」、「異產」等篇所明

確表述的對象。由於其書收錄之條目甚多，此處僅挑選徵引數則： 

夷海內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渚沃之

野，鸞自野，民食鳳卵，飲甘露。 

三苗國，昔唐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

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 

羽民國，民有翼，飛不遠，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四萬三

千里。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

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

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

之，迅風雷雨，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

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為穿胸民。（《博物志》）51 

《博物志》裡關於四海八荒之想像，延續《山海經》、《海內十洲記》的

志怪記異，有些神話仙鄉的描繪方式，但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真實歷史與超

現實的傳說交錯而形成的異質性。在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理論裡，異質空間並非等同於烏托邦

（utopia），而是與正常社會空間並存的另一種提供幻想、或另一種時間

 
51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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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流動之空間。52從上述幾則條目來看，這些異域顯然與「中國」的大寫歷

史有隱性的連結，譬如三苗國乃唐堯禪讓天下之時所遺留的叛民、移民；

而穿胸國則可追溯到大禹時的諸神戰爭。其間當然有神話有超現實的色

彩，如不死之草、人身羽翼等等，但與現實空間與歷史有著錯節的關聯。 
至於《博物志》的「異人」一篇，其下如「防風氏長三丈，短人身九

寸」；「遠夷之民雕題、黑齒、穿胸、簷耳、大足、岐首」；「子利國，

人一手二足，拳反曲」；「南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

泣珠」數則，53更是將現實的原住民習俗，融合了百科全書式的想像，這

也就如同《搜神記》裡「木濁則弱，火濁則淫，金濁則暴」之類五行論，

或「異域多怪物」的陰陽氣化論。由中原中土輻輳而蔓衍到四方，我們可

以看到各地風物的異化與變種，而這些異質性、非中國性，反身強化了中

土價值觀裡所謂的「正常」與「標準」。關於「中國」所指為何的討論，

過去相關的論述甚多，54此處僅衍生一提，如揚雄《法言•問道》裡的定

義，就是再次將中央，中於天地而得稟氣之正的論述再次強調：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

國。」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

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者，人也哉？」55 

從地理位置到人文化成，這確立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主體性，而志怪裡

的外國異人、異俗、異產作為他者，也反身建構了中國的中央與正統。這

很類似傅柯談波斯帝國的花園建置：「波斯的傳統花園是一個神聖化空

間，被表徵著世界四大區的園內四份長方形空間匯集起來，是一個比其他

部分更神聖化的空間，就如同一個臍點（umbilicus）。世界的肚臍就在花

 
52 此處參酌〔法〕傅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於夏鑄九、王志弘編

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9 年），頁 399-410。 
53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91。 
54 中國大陸學者有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 年）；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西方學者則有〔美〕包弼德（Peter K. Bol）：〈地理與文化：近古時期關於

「中國」的論述〉（原文作：Geography and Culture: The Middle-Period Discourse on the 
Zhong guo—the Central Country），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

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 61-106。以上著作，大抵已

經對中國的多重意義有所闡述。 
55 汪榮寶著，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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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的中心；而且園中的所有植物，都被設想成聚集到了這個空間、這個微

宇宙中。」56波斯花園將不同季節、不同產地（以及背後的不同族群、帝

國下轄的殖民地），世界的不同緯度、春夏秋冬，收攏在權力凝視的花園

裡，呈現帝國的包羅萬象，卻又是非常態性、異質性的聚合。 
這種世界中心的概念，同樣是有光譜，有漸層性質的。若我們將最狹

義的「國中之地」當成核心，那麼周遭異域的江南，荊楚吳越，都在流

動的光譜裡被視為異域，譬如在《南方草木狀》有一條關於真實植物的

描寫：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

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

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

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彩絲穿花心，以為首飾。」

（《南方草木狀》）57 

從西域到江南，這是植物移植嫁接的過程，但也是風土變化的置換。西域

氣侯或許迥異於中原，卻能在南國找到一些類似性。關於異域書寫與異質

空間，對於六朝志怪來說更是一種包攬的世界觀想像，相對於大漢帝國與

圖騰的完整江山，中古時期的華夷、胡漢構成了一個更小更殘缺的天下。

於是在六朝志怪裡，漢武故事與背後那些八方朝貢，異國異產與異俗的故

事，就成為志怪文本所熱衷徵引的條目。這些看似接近於歷史，實則隱含

幻想傳說的記載，一方面自然是獵奇，作為談資之用；另一方面在版圖限

縮的小時代，所謂的中土正朔這樣的主體，要透過建構他者的差異性，才

能維繫原本的主體性。關於漢武帝相關的故事甚多，其中也許多與異族、

異物等描述有關，此處亦摘選幾則可再延伸的條目來談： 

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

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

乘輿聞，並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

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

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

 
56 〔法〕傅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頁 405。 
57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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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病者登日並差。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

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博物志》）58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鷄

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

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為反觀，見虎如此，欲

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

虎頭上立，因搦虎面，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搦鼻下

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博物

志》）59 

（案：公孫）雄卒，（案：上）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

胡，殺休屠王。獲天祭金人，上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人率

長丈餘，不祭祝，但燒香禮拜。天祭長八尺，擎日月，祭以

牛。上令依其方俗禮之，方士皆以為夷狄鬼神，不宜在中，因

乃止。（《漢武故事》）60 

上面三則故事結合來看，我們可以注意到「異國」、「異物」與「異俗」

結合成一個整體，勾勒出他者的完整形象。在第一則引文中，這弱水西國

所進貢之香丸在「常」與「異常」之間發揮了其功能。一開始武帝謂是

「常香」，則大如卵如棗，外型尋常。至於大宛之北的異獸則是另一種反

常，身軀較虎細小，卻叫聲宏亮，使虎畏而不敢冒進。以上兩物，一異產

一異獸，乍看之下一外型常見於中國所產，另一外型乃中國所未見，但皆

發揮出異能奇用，產生因他者而連動的另類效果，這是使用者始料未及

的。至於《漢武故事》則是一樁另類的事件，霍去病討伐匈奴，大破龍

城，漢武獲得匈奴祭天之金人，盧思道〈從軍行〉中兩句「谷中石虎經銜

箭，山上金人曾祭天」，61前句用李廣典故，後句即用此典。其後武帝將

之列為大神，祭祀甘泉宮，並以「方俗禮之」，而「方士皆以為夷狄鬼

神，不宜在中」，於是才廢止。異國之神靈亦是神靈，他者之歷史終成傳

 
58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95。 
59 同上註，頁 193。原文「大苑之北」，今據《洛陽伽藍記》范祥雍之校對版本改之。

〔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頁 161。 
60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169。 
61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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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是主體與他者清晰分明的差異，卻又是自身與異人曖昧模糊的邊

界。如果說漢武帝或漢帝國之時的「胡」、「異族」，是一種收編，是一

種透過「大一統」、「天下六合」的凝視與邊緣化、再中國化，那麼反過

來到了六朝時，他者、異族、夷狄會反身過來影響威脅中土、中國性，這

也就是如《搜神記》裡「服妖」、「絈頭」之類異物異俗的論述由來。 

（二）異物書寫與異族預言 

關於異物之書寫，亦可說是另一個龐雜的議題。一方面來說這所謂

「異物」可能是《博物志》裡異國異域異人所挾帶而來或所見衍生之異

物，這與異族異域有些關聯，但另外的異物卻又是尋常物之稍微改易，譬

如《晉書•五行志》裡的「服妖」條之下有幾則記載：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

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

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

亡天下。62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

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

作，身隨之亡。」63 

魏明帝的服儀不合禮制，關於顏色、樣式，這還有某種讖言的暗示。但何

晏跨越性別的扮裝變裝，明確指向了所謂的「內外不殊」。這樣的情節我

們可以在志怪裡找到許多的可對應的文本，64就像《晉書•五行志》在服

妖後下一條目的「雞禍」裡，「牝雞雄鳴，主不榮」；「雌（雞）化為

雄，臣陵其上」等描述，在這樣的異族、異己的邊界裡，男女同樣是相對

於主體之外的他者，65是內外有別，一經改易即變亂叢生的指標。 

 
62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五行志》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27，

頁 822。 
63 同上註。 
64 學者劉苑如有〈身體與記憶：六朝志怪中的性別變亂〉一章，即在專談此論題，見劉苑

如：《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頁 35-88。 
65 這說法會讓人聯想到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Simone Beauvoir）的名著《第二

性》，即指傳統性別將女性視為第二種性別。此處並無申論之意，僅於此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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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這種「奇裝異服」所導致的常物之異，牝雞為雄等等的非正

常徵狀，被連結或聯想成了國族與帝國版圖的內外之異，於是《晉書》或

《搜神記》裡有了以下這幾條共享的敘述： 

晉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腰。此君衰弱，臣

放縱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

外也。……晉之禍徵也。（《搜神記》） 

胡床、貊槃，翟之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

來，中國尚之。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為先。

戎、翟侵中國之前兆也。（《搜神記》） 

太康中，天下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袴口。於是百姓咸相戲曰：

「中國其必為胡所破也。」夫氈，胡之所產者也，而天下以為

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搜神

記》）66 

夫氊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

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

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67 

所謂用「絈頭、帶身、袴口」的胡服制度，而在百姓之間流傳的戲謔蜚

語，稱「中國其必為胡所破」，這其間未必有什麼理性或經驗的實證，或

說是對胡裝異服愛尚的反省。然而此間禮制的崩壞，器用的改易，內外無

別，這可能可以追溯到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而當時公子成勸諫的內

容：「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臣聞

之：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

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68所謂「中國」在趙王這條文獻的脈

絡裡，並不全然是地理的、場域的，而同時是一種習態與文明。當服裝改

易，制度更變，心靈隨之異動，這有點像後殖民主義的理論：身為黑皮膚

卻頂戴白面具，當華夷以異族的模式生活時，當中原正朔愛尚異族服飾

 
66 引文分見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334、334-335、336。 
67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五行志》第 3 冊，卷 27，頁 823。 
68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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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很可能發生「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

的危機。69 
在這樣的脈絡裡，穿胡服，食用異域之飲食或使用異族之器物，追求

便利，簡易體制，都是在變古之道、遠離中國的過程；但另一方面，服飾

的內外不分，男女倒錯，是更隱晦地暗示了胡漢華夷的顛倒與錯置。寬衣

大帶成了上儉下豐，內衣成了外穿，男身穿起女裝，就像雞禍裡雌雄異

體，牝雞司晨一般的失序、性別倒錯。這在在指出，原本的「內外」、

「大小」、「上下」、「尊卑」、「男女」、「華夷」，組成了一個完美

對應、不容錯置的二元對立結構主義，就如《春秋繁露》那段知名的敘

述：「立適（案：通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人以適不以

妾。親近以來遠，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70所謂「長幼」、「嫡庶」、「胡漢」、「遠

近」，都有了得以對應的符號與象徵。學者劉瓊云在論《聊齋志異》的夜

叉裡有一段對物之性別、雌雄之評論，亦指出此點： 

既然是「物」，則涉及性別時，便以雌、雄指稱，而不用女、

男。就最粗淺的層次而言，論者或可說，此類貶抑的指稱，正

是漢文化中心觀點的表現，將一切非漢族群視為接近動物的

蠻、夷。然而更深一層，從文學語言與意涵的層次性與豐富性

來看，更值得注意的其實是敘事中「物」的用語脈絡、多重意

義以及認知的漸次轉化。71 

常物與異物有深厚的文化背景，背後暗示著國家族群之界線，而此界線又

是相當微妙且模糊的。基本上我族與異族一望即知，難以跨越，漢人與胡

人，夷狄與荊蠻，斷髮紋身，黑齒穿胸，風俗有別。甚至更超現實的書寫

裡，異域的異族可以化為鮫人，貌為羽族。但在有些情境裡，胡漢華夷卻

又能輕易地變更與置換，譬如飲食、器用、服飾，只要著胡服，食胡漿，

用胡器，上下階層的移風易俗，象徵著就是改換了另一種生活模式與習

 
69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冊，頁 656。 
70 〔漢〕董仲舒著，賴炎元註釋：《春秋繁露今註今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頁 98。 
71 劉瓊云：〈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誌異‧夜叉國》出發的思考〉，《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第 61 期（2022 年 9 月），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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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那麼就開始「離中國」，這可能是《公羊傳•昭公二十三年》裡所謂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的另類

實踐了。72 
如果說服飾的內外無別，雞鳴的雌雄不分，象徵某種異族入侵，內外

失序的聯想，那麼關於志怪裡所提到的異族與其預言，可能是另一種超自

然，在本節最末一併提出。這兩則分別收錄於《幽明錄》與《冥祥記》的

異族預言與讖緯，都與佛教之流傳背景有關，由於篇幅不多，且與前文對

胡人之訕笑或蠻夷之歧視稍有不同，此處即不另立一節討論： 

漢武鑿昆明，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

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僧。」帝以朔

不知，難以核問。後漢帝時，外國道人來，入洛陽，時有憶方

朔言者，乃試問之，胡人云：「經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

燒。』此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幽明錄》）73 

晉濟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為凝陰令。時北界居民婦，詣

外井汲水。有胡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人乞飲。飲訖，

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

指麾。邑中有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索紙筆來，欲作書。得

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如己。滿五紙，投著地，教

人讀此書。邑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指此小兒

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叫小

兒起儛。小兒既起，翹足，以手弄相和。須臾各休。即以白德

慎。德慎召見婦及兒，問之，云：當時忽忽不自覺，知德慎欲

驗其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胡大驚，言佛經中

閒，亡失道遠，憂不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

寫之。（《冥祥記》）74 

《幽明錄》一則說的是昆明池劫灰，與佛經裡天地大劫的世界末日恰巧符

應，這也反身證成了西域胡僧與東方朔的神通。至於《冥祥記》的故事，

 
72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於〔清〕阮元校勘：《十三經

注疏附校勘記》第 8 冊，頁 299。 
73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745。 
74 魯迅輯校：《古小說鉤沉》，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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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人與小兒的行為頗有恐怖童話的色彩。這長鼻深目的胡人分明要傳授亡

佚之佛經，但行為上卻有些方術士的附身與奪舍。其後這能作胡書的婦人

點名小兒能言胡語，更進一步翹足起儛，猶如薩滿巫術的降靈。這兩則並

不同於前述的腥羶氣味胡腳，或化為禽獸百鬼作亂的蠻婦蠻子，而展現出

宗教之神通與異能，其後自有宗教宣驗與信仰的意義。然而這樣的體驗終

究還是「異質性」的，在漢武故事裡，胡僧說的天地將迎來的劫燒劫灰；

在丁承故事裡，胡婦遭奪舍的表現是腹痛加劇，小兒言胡語則讓觀者聞之

驚愕。異族自然內建著非同一性，然而無論是不通華夷文明的荊蠻原住

民，作為傳教宣驗的西域神通胡僧，或江南寒門之鬼所謂「布袍芒履，倒

騎水牛」、「隨波溯浪，噞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等等行

徑，75在在呈現出與常人常態不同的「異樣」。 
即便族群有區別，語言有差異，風土民情，草木植被，以及與中土中

國的物理距離都各有不同，但似乎中華文化所創造的主體，仍能有一套內

而外、近而遠、親或疏的邏輯來區辨。我們說異內異外，主體個體，族群

歧視等等，然而回到「公羊學」三科九旨的建構，所謂的「內」之中尚有

更內圈，「外」之外還有更外圍，既然「中國」的指涉變動不定，心靈一

旦異動即可叛可離；那麼異族的邊界也同樣不斷在動態建構與重新定義，

這也就是本文標目以「異族╱質」為題的核心，因為異族可能有明確的定

義，但無論是否為異族，卻都能從志怪描繪裡，讀到其異質書寫及其背後

的士人庶眾的集體心態與文化內涵。 

四、餘論：志怪的「異內外」 

本文聚焦於六朝志怪裡的異族與其異質性書寫，過去學者論志怪裡的

異族與周邊國家，論殖民者的焦慮與認同，論志怪裡化胡故事的情節與美

學等等，都已經珠玉在前。然而本文希望藉著志怪這樣談資與軼聞的折

射，觸及背後的華夷之辨，人文地理以及中華帝國建構起的閾限與邊界。

由於志怪裡與異族、異域、異人等條目甚多，本文撮舉其別有意義者進行

分析與理論比附，大抵從幾個面向著手。其一是關於對異族的身體、習態

本質的歧視與差異觀看，關於胡人表演斷舌，或胡人斷腳接續給士人等故

事，都可以看到這種異質性被顯題化。其二是相對於西域異族，屬於中國

 
75 〔北魏〕楊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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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卻又不屬於中土的蠻人或吳人，同樣成了異族之邊界，於此也可見

所謂邊界的模糊與流動性。其三，本文關注了異域的書寫，及其背後的異

質空間建構。透過異域他者反過來確認主體，透過異域怪物與氣之偏斜的

認知，反身確認中土秉氣之正的現實，這與透過異質空間來維繫正常社會

空間運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四，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偏斜、不

正、倒錯，從空間，內外，延伸到性別，再到政治權力。在志怪裡的這些

偏移的行為、服飾、習態，成為以夷入夏，胡入中國的末世預言，都在貫

徹所謂的「異內外」這樣一套宗法與父權制度的展演。 
本節標題所謂的「異內外」，乃是公羊學的三科九旨之一，根據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建構的一套世界觀，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

夏而外夷狄」，在清代公羊學如孔廣森、陳立的歸納裡，將此內外之別，

夷夏之防，稱之為「異內外」。然而「異內外」一詞最早出現應當在《魏

書》裡楊椿對於當時北魏孝文帝的提議： 

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使

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為徙之無益，上書曰：「……先朝居之於

荒服之間者，正欲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

外也。……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

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衞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

患。」76 

所謂「內其國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最具辯證性的觀點在於，當外之

外還有了至外之時，外就可以是內。當有了西域胡人，荊楚奚蠻可以收編

在國族之內；相對於歐美西方國家，舊屬西域的巴基斯坦或伊朗等國家，

也可以收納進一帶一路之範疇。換言之，所謂的「異」成了動態生成，起

初的異而不同，衣毛食肉，但入夏變夷，迥異的風俗也算不上是異了。 
換言之，所謂的內外差異、華夷之辨，最後關聯的仍是權力的運作與

凝視，就像社會學所謂的「空間即是權力」落實的結果。前文最末一節提

到異族的預言與佛教頗有關聯，但此處還有兩則關於觀氣與感應的志怪，

不及放入正文，但未必與宗教與宣驗有關： 

 
76 〔北齊〕魏收：《魏書‧楊播列傳》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58，頁

1286。 



14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

之。曠怪所以，未及度錢。子婦孫氏睹二黃鳥鬥於石上，疾往

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內空段有

二鳥處。（《異苑》）77 

李筌郎中為荊南節度判官，……常夜占星宿而坐。一夕，三

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呼吏於郊市，如產男女者，不以

貧富，悉取至焉。過十餘輩，筌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

於村落搜訪之。乃得牧羊胡婦一子，李君慘容曰：「此假天子

也。」座客勸殺之，筌以為不可，曰：「此胡鶵必為國盜，古

亦有然，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於南陽，異人先知之

矣。78 

《異苑》一則裡，胡人知洗石將為黃金，希望在變石為寶前購得，其之所

以能夠預知，乃在於能觀此洗石上的「赤氣」。至於《雲溪友議》的故事

裡，同樣是李筌觀東南隅之異氣，而預知了安祿山的誕生與未來盛唐之興

衰。「異氣」是古典時期史傳記述裡經常得見的讖言，帝王之誕生與成長

常伴隨著獨特的雲氣。然而當這樣的預言與通感來到異族脈絡裡，則是災

難的降臨，如李筌說的：「此胡鶵必為國盜。」從胡漢之分，華夷之辨，

到人禽之間的歧視用語，在漢人的預言系統裡，異氣的出現往往伴隨著真

龍天子的誕生，足以影響未來、改朝換代。然而在《雲溪友議》的故事

裡，異氣發生在牧羊胡婦的身上，就成了假偽之象徵。《雲溪友議》寫作

年代為晚唐，已經不能列入六朝志怪的範疇，然而我們還是可以注意到，

故事裡的胡婦、胡鶵，以及異人、異氣、異史的緊密連結。 
本文從對「異」的區辨與分殊出發，實際上希望釐清異族、異域的書

寫，也希望探索異質書寫的邊界所在。這些異族與異人除了人種，基因、

超能力的差別之外，主要在政治權力的凝視之下被區分出來。但反過身

來，這些「異」又可能會偏移權力，顛覆國家，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這句老話，更重要的是誰是我族，誰是異己；誰是主體，誰是他者，

這一切判準來自於權力結構的運作與凝視，然而整個森嚴完備的權力結

構，卻又會因為異質、異音的摻入而有了不同樣貌，這也是本文希望釐

 
77 王根林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604。 
78 〔唐〕范攄：《雲溪友議》（明萬曆間會稽半埜堂商濬刊稗海本），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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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卻可能還猶有未竟的關鍵課題，故此節不稱結語而稱之餘論，亦待日

後學界對此議題提出更多的觀點與論述。 
【責任編校：何品軒、蔡慧敏】 

 

徵引文獻 

專著 

〔漢〕何休 He Xiu 注，〔唐〕徐彥 Xu Yan 疏：《春秋公羊傳注疏》

Chunqiu gongyangzhuan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8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1 年。 
〔漢〕董仲舒 Dong Zhongshu 著，賴炎元 Lai Yanyuan 註釋：《春秋繁露

今註今釋》Chunqiu fanlu jinzhu jinshi，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7 年。 
〔漢〕劉向 Liu Xiang 集錄：《戰國策》Zhanguo ce 上冊，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年。 
〔漢〕鄭玄 Zheng Xuan 注，〔唐〕賈公彥 Jia Gongyan 疏：《周禮注疏》

Zhouli zhushu，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

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2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

館 Yiwen yinshuguan，2001 年。 
〔漢〕司馬遷 Sima Qian 著，〔劉宋〕裴駰 Pei Yin 集解，〔唐〕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ji 第

1、5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9 年。 
〔晉〕杜預 Du Yu 注，〔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等正義：《春秋左傳正

義》Chunqiu zuozhuan zhengyi，收入〔清〕阮元 Ruan Yuan 校勘：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Shisan jing zhushu fu jiaokan ji 第 7 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2001 年。 
〔北魏〕楊衒之 Yang Xuanzhi 著，范祥雍 Fan Xiangyong 校注：《洛陽伽

藍記校注》Luoyang qielan ji jiaoz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

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8 年。 
〔北齊〕魏收 Wei Shou：《魏書》Weishu 第 4 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

局 Zhonghua shuju，1974 年。 



14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唐〕房玄齡 Fang Xuanling 等著：《晉書》Jinshu 第 2、3 冊，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74 年。 

〔唐〕范攄 Fan Shu：《雲溪友議》Yunxi youyi，明萬曆間會稽半埜堂商濬

刊稗海本。 
〔宋〕李昉Li Fang 等編：《太平廣記》Taiping guangji 第 6 冊，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1 年。 
〔清〕王先謙 Wang Xianqian：《莊子集解》Zhuangzi jijie，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王根林 Wang Genlin 等點校：《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Han wei liuchao 

biji xiaoshuo dag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9 年。 

汪榮寶 Wang Rongbao 著，陳仲夫 Chen Zhongfu 點校：《法言義疏》Fayan 

yishu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7 年。 
胡阿祥Hu Axiang：《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Wei zai si ming: zhongguo 

gujin chengwei yanjiu，南京 Nanjing：江蘇古籍出版社 Jiangsu guji 
chubanshe，2000 年。 

逯欽立Lu Qinli 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Xianqin han wei jin nanbeichao 

shi 下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3 年。 
萬繩楠 Wan Shengnan：《魏晉南北朝史論稿》Wei jin nanbeichao shi lungao，

臺北 Taipei：雲龍出版社 Yunlong chubanshe，1994 年。 
萬繩楠 Wan Shengnan 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錄》Chen Yinque wei 

jin nanbeichao shi jianglu，臺北 Taipei：雲龍出版社 Yunlong chubanshe，
1995 年。 

葛兆光 Ge Zhaoguang：《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Zhai 

zi zhongguo: chongjian youguan “zhongguo” de lishi lunshu，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1 年。 

劉苑如 Liu Yuanru：《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

學》Shenti, xingbie, jieji: liuchao zhiguai de changyi lunshu yu xiaoshuo 

meixue，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zhongguo wenzhe yangjiusuo，2002 年。 

魯迅 Lu Xun 輯校：《古小說鉤沉》Gu xiaoshuo gouchen，香港 Hong Kong：
新藝出版社 Xinyi chubanshe，1967 年。 



異域與異人―六朝志怪裡的異族╱質書寫 147 

 

〔加〕王貞平 Wang Zhenping 著，賈永會 Jia Yonghui 譯：《多極亞洲中的

唐朝》Duoji yazhou zhong de tangchao，上海 Shanghai：上海文化

Shanghai wenhua，2020 年。 
〔法〕克莉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著，彭仁郁 Peng Renyu 譯：《恐怖的力

量》Kongbu de liliang，臺北 Taipei：桂冠圖書 Guiguan tushu，2003 年。 
〔法〕法農 Frantz Fanon 著，陳瑞樺 Chen Ruihua 譯：《黑皮膚白面具》

Hei pifu bai mianju，臺北 Taipei：心靈工坊文化 Xinling gongfang 
wenhua，2007 年。 

〔美〕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著，曾凡慈 Zeng Fanci 譯：《污名：管理受

損身分的筆記》Wuming: guanli shousun shenfen de biji，臺北 Taipei：
群學出版社 Qunxue chubanshe，2010 年。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德威 Wang Dewei：〈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角〉“Huayi zhi bian: 
huayu yuxi yanjiu de xin shijiao”，《中國現代文學》Zhongguo xiandai 

wenxue 第 34 期，2018 年 12 月。 
―――：〈華夷風土論〉“Huayi fengtu lun”，《中國現代文學》Zhongguo 

xiandai wenxue 第 40 期，2021 年 12 月。 
李惠儀 Li Huiyi：〈華夷之辨、華夷之辯：從《左傳》談起〉“Huayi zhi bian, 

huayi zhi bian: cong Zuozhuan tan qi”，《嶺南學報》Lingnan xuebao 第

13 輯，2020 年 12 月。 
林淑貞 Lin Shuzhen：〈地景臨現―六朝志怪「地誌書寫」範式與文化

意蘊〉“Dijing linxian: liuchao zhiguai ‘dizhi shuxie’ fanshi yu wenhua 
yiyun”，《政大中文學報》Zhe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 

林富士 Lin Fushi：〈人間之魅―漢唐之間「精魅」故事析論〉“Renjian 
zhi mei: han tang zhi jian ‘jingmei’ gushi xilun”，《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第 78
本第 1 分，2007 年 3 月。 

黃東陽 Huang Dongyang：〈《異苑》中常／異文化論述下的生命體察與

解讀〉“Yiyuan zhong chang/yi wenhua lunshu xia de shengming ticha yu 



14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jiedu”，《興大中文學報》Xingda zhongwen xuebao 第 36 期，2014 年

12 月。 
楊儒賓 Yang Rubin：〈王學學者的「異人」經驗與智慧老人原型〉

“Wangxue xuezhe de ‘yiren’ jingyan yu zhihui laoren yuanxing”，《清華

中文學報》Qinghua zhongwen xuebao 第 1 期，2007 年 9 月。 
劉苑如 Liu Yuanru：〈從鮮卑敘記看南朝志怪中異族想像與時代感覺〉

“Cong xianbei xuji kan nanchao zhiguai zhong yizu xiangxiang yu shidai 
ganjue”，《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20
期，2002 年 3 月。 

劉苑如 Liu Yuanru、陳雅琳 Chen Yalin、羅珮瑄 Luo Peixuan：〈有無之

間：魏晉南北朝正史諸夷傳風俗與物力的遠讀與細讀〉“You wu zhi 
jian: wei jin nanbeichao zhengshi zhuyi zhuan fengsu yu wuli de yuandu 
yu xidu”《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第 31
卷第 3 期，2021 年 9 月。 

劉瓊云 Liu Qiongyun：〈異類如何成為親人―從《聊齋志異•夜叉國》

出發的思考〉“Yilei ruhe chengwei qinren: cong Liaozhai zhiyi, Yechaguo 
chufa de sikao”，《中國文哲研究集刊》Zhongguo wenzhe yanjiu jikan

第 61 期，2022 年 9 月。 
謝明勳 Xie Mingxun：〈六朝志怪小說「化胡」故事研究〉“Liuchao zhiguai 

xiaoshuo ‘huahu’ gushi yanjiu”，《東華漢學》Donghua hanxue 第 1 期，

2003 年 2 月。 
〔法〕傅柯 Michel Foucault：〈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

“Butong kongjian de zhengwen yu shang xia wen (mailuo)”，收入夏鑄九

Xia Zhujiu、王志弘 Wang Zhihong 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

論讀本》Kongjian de wenhua xingshi yu shehui lilun duben，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1999 年。 

〔美〕包弼德 Peter K. Bol：〈地理與文化：近古時期關於「中國」的論

述〉“Dili yu wenhua: jingu shiqi guanyu ‘zhongguo’ de lunshu”，收入黃

應貴 Huang Yinggui 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

社會的生產》Kongjian yu wenhua changyu: kongjian zhi yixiang, shijian 

yu shehui de shengchan，臺北 Taipei：漢學研究中心 Hanxue yanjiu 
zhongxin，2009 年。 



異域與異人―六朝志怪裡的異族╱質書寫 149 

 

Tian Xiaofei, “Migration, Identity, and Colonial Fantasies in a Fifth-Century 
Story Collectio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80.1, 2021. 

學位論文 

蘇俞帆 Su Yufan：《六朝志怪的異國書寫》Liuchoa zhiguai de yiguo shuxie，

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shifan 
da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2014 年 

網路資料 

謝德儀 Xie Deyi：〈激似人類的機器人，為何笑得你心底發寒？火紅半世紀

的「恐怖谷理論」〉“Jisi renlei de jiqiren, weihe xiao de ni xindi fa han? 
Huohong ban shiji de ‘kongbugu lilun’”，《泛科學》Fan kexue，參見：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90256，瀏覽日期：2026 年 4 月 11 日。 
 



15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五期 

 

 
 


